
甘州是这样的一座城———在绵长的河西走廊，
能够具有既依山又傍水特点的城市，实在是唯其莫

属了。城南依祁连，北靠合黎，两山相夹处，被甘州
老百姓尊称为母亲河的黑河自城西逶迤而过。城
东，走不到三十里，是茫茫戈壁；城西，走不到百余

里，亦是茫茫戈壁。夹嵌在茫茫戈壁中的甘州，却是
一片难得的绿洲。
城是古城，有了历史的。史书上说是起自西汉，
汉武帝征伐匈奴后设郡。时至今日，因了不断的发
展和建设，充满现代气息的建筑布满城市的里外角

落，从外表已经看不出太多的历史旧痕，但有数百

年来就屹立于城中的木塔、钟鼓楼以及驰名中外的
大佛寺，古城之“古”，便是名副其实的了。
最负盛名者，当属大佛寺。大佛寺之名，源于寺
内有一尊据称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论起
来，大佛寺要比钟鼓楼和木塔早。大佛寺建立的时
间尽管有多种说法，但古城以及古城以外的史学专

家无数次的论证后，老百姓比较认同其实也是政府

统一口径认定了的修建年代是西夏崇宗乾顺时期，

具实的说法是永安元年，即公元 1098年。政府为此
还专门在 1998年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气势不凡
的大佛寺建寺 900周年纪念活动。
而木塔和钟鼓楼则是到了明代才有的。与大佛
寺论起来，三百多年的距离，那是孙子的孙子的孙

子辈了。就这一说法，我和左天诚不仅有绝对的共
识，而且是在同一天说出的。
说这话时，是个秋天的下午。
九月的甘州城，太阳依然是个火球，而且，这时

候的火球与夏日里的火球是不同。夏日里的太阳喷
吐的是燥热，很多时候是浑身似乎来不及出汗的那

种热，而这时节的太阳，射出的是灼热，每一缕阳光

都是一根直接刺进肌肤里的银针。
上午编发完了一条前一天市上领导调研的新

闻稿后，整个下午就像一条硕大的布口袋一样空荡

荡的罩来，心境便寂寥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无聊。
许多时候，我都被这种感觉深深地包裹着。这样的
时候，我一定会想到左天诚。
左天诚是一家省级媒体驻甘州的记者，上班在

市委大院。原本，他是县上的一名中学老师，因为喜
欢写作，就有了一点名声，后被领导慧眼识中，调到

县委宣传部。再后来，在不长的时间里经过了一系
列的曲折又很必然的折腾，又调到市上。到市上后，
先是在机关做干事、小秘书之类的事儿。他本干得
好好的，却又因为许许多多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原

因，三转两转，干起了跟我一样的差使。所不同的
是，我是个电视记者，而他，是个电台记者，且是电

台驻地记者。有这层业务上的关系，我们又是同岁，
又都喜欢写写东西，被身边人戏谑地称为骚客，自

然有许多脾性相似，很是臭味相投，走到一起，正是

那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必然。
坐在办公室，喝杯水，翻翻报纸，抽根烟，百无

聊赖得几近浑身无力。一只苍蝇围着我，嗡，飞过
来，嗡，又飞过去。想找个啥东西拍死它，四下望望，
竟找不到个合适的器物。嗡，它又飞过来。随手抓起
桌上几张纸，折一下，叭，死在墙上。打开纸张，却是
政府办公室关于机关作风建设的一份文件。忙摸

人 过 大 佛 寺

荩东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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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还放在桌上。墙上苍蝇的尸体无声落地。很多时
候，我都是这样百无聊赖。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
这小子。嘿嘿，能想得到他一定和我一样无聊。
“干啥呢？”听到他懒懒的那个“呢”字，不像甘
州人念“尼”而是地道的浓重的家乡那儿的“喏”音，
我心里就有一种暖暖的痒痒的感觉，像是心掉在温

水里，又像是鸡毛掸了脸颊。我知道，每当这样的时
候，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下午相对美好的时光。
“吃屁呢。”我学他，把“呢”读“喏”。
“嘿嘿嘿嘿。这么个家伙 ！”他的话音柔腻，我
恨不得从电话那头扯过他，咬一口的感觉太强烈

了。
我压住笑，“该就在吃屁么。我又不哄着吃你的
白面馍。”
“该就”也是他的家乡话，大致有“确实，真的”
等类似或接近的意思。
“嘿嘿嘿嘿。这么个家伙。走，转转走。”
“到哪儿？”我问。
“随便。你出门。县府街路口见面。”说完，他就
挂了电话。
我一下来了精神。说实在的，这样的时候，我像
个被幽闭在深闺大院的小媳妇，心底里除了无聊、
孤怨或者略略的期待，冲出幽闭是最迫切的愿望。
工作忙时，倒也罢了，若是没有啥事儿干的时候，真

的很是无聊且无奈。
起身出门就往外走。下楼梯时，碰到了局长兼

台长。他推推啤酒瓶底样的眼镜，顺手捋捋日渐稀
少如秋后庄稼地般的头发，抹一把阔大光洁如打麦

场样的额头，很客气地对我说：“忙呢。忙啥？”我未
加思索张口就说：“到市委办，找份材料。”“好，好，
好！”他很满意地笑了。拍拍我的肩膀，继续陷入惯
常的思考模样，缓缓地上楼去了。我看见，一只苍蝇
跟着他，好像是他养的宠物，又像个要账的。我偷着
笑了，当然是为我成功的谎言，像这样的扯谎，对于

我，太小菜一碟了，比打死只苍蝇还简单。
走出门，见太阳斜挂在天空，真的就像个火球，

喷吐着万千条针样的火苗苗，刺人眼目，灼人皮肤。
鼻子一阵刺痒，一缩身、一皱脸，“阿嚏”，一声响亮
的喷嚏就响彻在单位大院里。人说打喷嚏是“一想
二骂三感冒”，我不知道这一声响亮的喷嚏又是谁
在想我。但愿还有人想我，但愿想我的人是那人。偏
就有一只蜜蜂嗡嗡嗡的悬在头顶，九月天气了，还

有蜜蜂，难道真有灵性？莫不是我的痴情感动了哪

方神圣，派只蜜蜂安慰我。若真是的，不如就把我的
心思传给那人么。
我心里想着这些很空幻甚至有些无聊的事，眼

前似乎真出现了那人想我的神情。明知这是宛然，
却禁不住自己的思绪。作为一个记者，年复一年总
是似这样做着千篇一律的事情———春种秋收、暑来
寒往；年初是开会安排工作，年中领导下乡检查进

度，年末再开会总结工作；其间，夹杂些上级领导来

这儿检查，哪一次也少不了我们这些记者，领导活

动很重要，得报道的。我们的工作无非是跟着领导
下去，四下里溜一圈，听领导说些有用或无用、应该
或不应该的话；回来先是写稿，写一篇没有任何新

意也毫无一点激情的很官样的、有用或无用的新闻
稿，然后是交给美丽或不太美丽的播音员念稿；再

后，就是照着稿子趴在电脑上对镜头，对好了，交制

作人员，在当日新闻中串起来，就算完事。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十多年下来，就是块方形铁，也早磨

成圆铁球了，年少时火山般喷涌的激情，也早熄灭

冷却了。这样的境况中，心有所愿地产生一段意外
的情感故事，遭遇一场不期而遇的激情碰撞，不仅

是渴望，就我的性情而言，也实在是必然啊！只是，

经过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样的
寻寻觅觅，一厢情愿地在自个儿心中谋定一个可心

的人儿，独自日日自我陶醉其中，却压根儿就不知

道人家心中是否也会有我。便把所有的念想寄希望
于喷嚏的喻示，甚至寄希望于一只蜜蜂的信息传

递，从我眼下的心理上讲，太正常了。
不只是我，左天诚更是这样。前些日子，这家伙
居然瞅中我们台上的一位主持人，说啥也要让我介

绍牵线，说什么能做个红颜知己，他就不虚此生了。
当时我就一顿狠批。他说的那位主持人，那可是电
视台的门面，甚至是这座城市的门面，他也要想入

非非，岂不是痴人说梦？再说了，电视台的女人，多

少人盯着，稍有不慎，都绯闻不断，若是真有个什么

动静，他小子岂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么？当然，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真怕这小子一不小心取得成

功，对我岂不是一种打击。那样的人间珍品，是个男
人若不有些念想，不是弱智那一定心理变态。因此，
我一番苦心细语，好歹劝说着他收了心。可时间不
长，这家伙居然又让我谈谈对市政府某部门一位绝

色少妇的看法。那哪是让我谈谈看法啊，根本就是
让我参谋么！我骂他重色轻友，他根本就不在乎。要
不是我在一番侦察后告之以那美妇的深厚背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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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怕是已然深陷其中了，若那样，天知道会是什么

结果。
就在我毫无防备且自我陶醉地陷入情感的漩

涡后，很是痛苦了一阵子。一天，我想到左天诚在这
方面的所作所为，突然就明白，如我和左天诚这样

的人，就因为多读了几本书，自恃有些才气，偏又不

能与现实相容，而对于未来，却又是苍蝇趴在玻璃

上，眼前光明灿烂，脚下前途阻挡，心意寥落中生出

些如此这般的念想，实在是古往今来的骚客们做俗

且被世人说俗了的故事。当然，我绝对敢肯定，我们
不似当今那些有钱或有权的人物，把与女人的交往

直接指向上床。至少我是这样的，对于我心中的那
人，我也仅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幻想世界里

的一份安慰罢了，完全可算作是无聊生活的一种点

缀或调剂。我想，左天诚也大概如此吧。唉，这不还
是俗极了的故事么！

胡乱想着，晃荡着身子，到县府街路口时，左天

诚已经等在那儿了。
家伙今天的模样，一个字：“俊”；两个字：“精

神”。深蓝色西服，白衬衣加淡蓝底白花领带，梳理
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刷整得油光锃亮的皮鞋，其精

神头儿，同市政府大院里的那班尕科长、小秘书、碎
干事一球样。那帮人我太清楚了，一年四季都收拾
得规规整整的，什么时候都装得像个领导似的，要

么就是一副自认为迟早会成为领导的踌躇满志模

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又因为什么原因，我渐渐
就反感起他们那种做派，总觉得他们像是在固定形

状的模具里成长的植物，完全被挤压成失去本真的

模样，甚至头脑或者说思想，也都被固化成死板板

的，没有灵性也没有自由的放飞。很多时候，我都自
以为是地为他们感到悲哀。此刻，我知道，与那些人
以及眼前的左天诚相比，我是显得邋遢了。电视台
工作，着装随便是正常的。现在搞电视的，如果不留
长发蓄长须那就说明不是在新闻部搞时政就只能

是地方小台的电视人。
“乖乖，你就不怕捂出痱子淹死虱子？看你这样
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刚刚从常委会议室里表决

完重大决策出来的呢。”我揶揄他。
“嘿嘿嘿嘿。这么个家伙 。”他笑得很纯，一脸
的惹人喜爱。
“到哪儿去？有目的么？”我问。
“俗不俗 。啥目的？抱着目的转悠，还有个啥
意思。率意而为才是真性情呢。”他还是把“呢”读

“喏”，听觉上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舒坦。
“那就先走，到哪儿说哪儿。”我倒背了双手径
直往广场方向走。他挺着本不坚直的腰板跟在我后
面。我们俩就构成一个特殊的组合体，成一种风景，
在九月的阳光里，在甘州城的街道上，牵引着无数

流动的目光。
才到中心广场，脚下就乱了方寸。没有方向的

步伐，迈得再大，也是茫然而无主的。甚至，迈得越
大，越显得失措。
广场上寂寥空旷，灰色的石板地面反射着剑似

的阳光，少而小得可怜的几块草地，因了草们的无

精打采，像是拧干了水份的抹布，被随意丢弃在石

板的缝隙间。似无序又有序的广场电灯杆，傻傻地
立在各自的位置，个个都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
若不是那个被甘州人称为“风筝王”的老头用一根
数百米长的风筝装点幽蓝透明的天空，和几个跟着

“风筝王”学习的老头也放飞着别样的各式风筝，这
时节的广场，几如荒原。
木塔就矗立在广场西边，守着千百年来固定的

姿势，看着小城的云起风落、莺飞草枯，以及人来车
往、时光流变。
看到木塔，我突然生出上去看看的念头。转身

问左天诚：“哥们，我们到木塔顶上看看怎么样？”
他停住脚步，扭头看了看木塔，又转过脸来看

看我，目光里似是探询又似是在确认我的说法，很

有些孩子气，纯纯的，惹人爱。见我没有做出别的表
示，确定我是真有上去的意思，他又扭头看看木塔，

这才慢悠悠地说：“就是不知道门开没开着。大多时
候都是锁着的。”
“那还用说，肯定锁着的。”我不加思考地说。
“嘿嘿，那你还说啥上去呢？不过，真上去看看
倒也是种意趣，我还没有上去过呢。”他就这脾性。
“算了，我们走大佛寺那条街，若有意，可看看
大佛。”我想到若真的门不开，岂不是白白浪费时
间。
“好，好。我正有此意。再说，木塔比之于大佛
寺，岂不是孙子的孙子比之于爷爷的爷爷么。我们
已经够孙子了，还要想在孙子处求取真意，不是自

甘堕落么？你家伙实是我肚中蛔虫。此所谓君子不
谋而合。嘿嘿嘿。”
“嘿嘿个屁。你还不如说我是你肚子里的屎呢！
就知道个嘿嘿。”我怎么看他怎么让我觉得可爱。我
曾经把对他的这种感觉说给我老婆，我老婆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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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别成了“同志”啊。当时我愣了片刻，待到明
白了她的意思后，很迅速也很粗野地扒光了她，果

敢而又雄健有力地攻取了阵地完成了一次战斗后

说，让你见见世面，世上有如此威猛于女人的“同
志”么？老婆一边收拾战场，一边乜斜我一眼：神经
病！语气里透着幸福！不过，直到今天，对于左天诚，

我真的就有这么种感觉。
“不过，你说的木塔是大佛寺的孙子的孙子的
孙子，本人还是深为赞同的。此所谓英雄同大略
也。”我话刚说完，俩人便哈哈大笑！
才走几步，“扑”一声，紧接着，他又“哎哟”一

声，就见一只鹦鹉形状的风筝落在他的身上，惊得

他叫出声来。回身看见，不远处风筝拉线的那一头，
笑眯眯立着个老头，慈眉善眼又憨态可掬。他望望
我，我们笑了。取下缠绕在身上的风筝丝线，轻手放
下风筝，向老头摆摆手，继续走我们的路。
从广场东口往南，行不远，就走进大佛寺步行

街。
步行街有百余米长，是近几年才修建的。原来

这就是一条小巷，很有古意，只是有些破败。前几
年，甘州申请加入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不仅对古建

筑重新修葺，建筑物周边的街衢也进行了一定规模

的改建或重建，大佛寺步行街便因此而成。
步行街两侧，是两排很有些年成的垂柳。进入

深秋的垂柳，一棵棵都像垂垂老矣的老妪，佝偻着

羸弱的身躯，顶着满头焦黄的枯叶，在烈日的烘烤

下，几近沧桑。由不得让人充满着怜惜和同情。一根
不锈钢的铁索绳子，在街口挡住了驶入大佛寺步行

街的车辆，也像锁链，锁住了这条街道的活力，包括

那些树们的生机。
这是一条新改建的街。据说，建设这条街就是

为了给驰名中外的大佛寺营造一种与之相辅相成

的古典或是文化的氛围。还据说，修建这条街时，仅
街道两旁墙壁的色调，因为领导的干涉或者说不同

层次领导意见的不同，先后换了好几次，直到最后

一位最大的领导定夺后，才被刷成如今的焦黄色，

说是可以与寺院的气质一致。我愚，一直没有感受
到这种气质的一致性。也许这就是我与领导的差
异，更是我至今成不了领导的根本原因。
街道两旁的建筑全都是很具禅意的仿古式房

屋，色调一律是深红色，每一间房屋都有廊有柱，门

窗是木制镂空的中国式图案，可惜的是所有门窗都

从里面镶了玻璃，并又都在玻璃后面蒙着各色画

纸。在步行街防滑石板路两侧，这样的房屋一间间
从街这头整齐划一地排向街那头。若不是镂空的门
窗后面那些画纸的别扭，这些古意恣肆的屋宇，与

千年大佛还是相得益彰的。
大佛寺是甘州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在中国，

与景点相伴生的，往往是成堆的旅游纪念品商店，

因此，在大佛寺步行街两旁的那些房屋，便多成为

以旅游商品为主的古玩店。
“好久没来过这儿了。啥时候开了这么多古董
店 ？”左天诚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在问我。
“还别说，我也是很长时间没来过这儿了。上一
次还是一位副省长来检查调研，我跟着采访时来

的。这都一年多了。”面对真的有几分陌生的大佛寺
步行街，我也不敢吹嘘。
“我的天爷爷，连你名记老人家都一年多没有
来过了，这不知道是咱们大佛寺的悲哀还是新闻事

业的悲哀啊！”小子居然不怀好意，如此欺负我。
我捣了他一捶，说：“你还真别说，独自悠闲地

在这条街上游览，我该就真的没有过呢！”我学着他
蹩脚地用了“该就”并把“呢”读成“喏”。他听了，乐
着，又捣了我一拳。
街面上人不多，零落在街两旁的几个石凳上，

闲散地坐着几个乘凉歇息的老人，偶有行人，或急

或缓地穿过街道，若是个女人，高跟鞋一定把石板

踩得咯噔咯噔响亮。街中间靠路边的墙角处，有两
摊子人在娱乐。一摊子是几个老汉打麻将，没有声
息，偶尔听得麻将拍在桌上的脆响；另一摊子还是

几个老汉，在玩一种叫牛九的扑克牌，时不时一片

吵闹声，为出一对牛还是一对虎嚷嚷着。街两旁的
店铺一律都大开着门，但不见人进去，也不见人出

来。因为太阳的火烈吧，就是守店的人也躲在店里，
未曾露过面。
我们慢慢走着，看两边的店铺。一溜儿店铺居

然都有一个好名字。什么玉雕宫、宝缘斋、福瑞轩、
燕闲阁、倾墨轩、古月轩、华艺斋、八仙阁等等，除了
那些个“斋”啊、“轩”啊、“阁”啊，透着股唯其如此的
俗气外，这些店名里流溢着的文化的味道与周边的

景致还是很协调的。特别是那些店铺门上的楹联，
很有一些妙好的。比如日月泉阁的楹联就是：“半向
尘埃拾珍宝物，一窥篆隶知秦汉事。”华艺斋：“金石
图画前人所尚，陆离斑剥古气盎然。”宝泉斋：“古玩
奇石播雅兴，珍宝美玉传幽情。”甘州书画廊：“玉出
山中琢而成器，石现水底雕以见珍。”情墨轩：“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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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缘，长教妙笔生花出；诗书相伴，时有佳篇问世

来。”古月轩：“残碑遗墨，流传居今成瑰宝；夏鼎商
彝，罗列博古属奇珍。”当然，也有俗气得很的。像
“积珍珠装成宝树，聚美玉摆出银花”、“四时恒满金
银气，一室尚凝珠宝光”之类的，怎么看怎么觉得与
大佛寺甚至这条佛寺街不相称。更为奇者，其间，还
有一两家美发厅和水族馆，也有楹联的。那家美发
厅就写着：“闪电卷乌云，眉清目秀；银剪断青丝，唇
红齿白。”而那家水族馆写着：“东不管西不管开个
鱼馆，忙也罢闲也罢养对鱼吧。”倒是很形象也有
味，只是与整个环境不谐，总觉得像是白米里掺杂

的沙石子，碜人得慌。
正边走边看边思谋品味着，左天诚突然幽幽地

说：“想不到啊！真想不到啊！”其意味深长的样子，
显出充满了历经沧桑后的黯然，与此时此景甚不相

合。我问：“什么意思？”他看着我，目光幽深如透着
冷气的深井，说：“居然就开了这么多店，居然还写
了这么多对联，居然还有理发店，居然……居然还
让人想不到啊！”我如陷云雾中。天知道他梳理得一
丝不乱的头发包裹着的那颗脑袋里想的是啥？

我说：“这些店铺好！这么多。你看那些门楹联，
也有好的么！”他依然幽深着目光，说：“这些人啊，
开这样的店，该请你我的。这些个楹联，该让我们参
谋参谋的。可惜了啊，可惜了。”我不知道他想到哪
儿了，自顾说：“最可惜的就是古玩店间夹杂了美发
厅。有鱼馆也就罢了么。”“什么鱼馆也就罢了，一群
俗人么。”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有些硬了，目光渐渐
浮出深井。
我似有所悟，却又一片茫然。和他在一起，很多

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我常常着迷于这种感觉中，

一如我着迷于他心地灿烂的纯纯的笑，也就是那两

声“嘿嘿”。突然，我就有种冲动，想摸摸他的脸。可
我还是忍住了，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做很不

雅，也怕引起误会。
见我看着他愣，他目光一收，瞬间澄澈了，纯纯

的笑着说：“怎么，你是不是想着摸摸我的脸，又怕
不雅还让我误会？”我大惊，骇出一身冷汗。不知道
我的脸色如何，也不知道我的表情是何模样。颤着
声我说：“你个邪货！”说着，下意识伸手，拉拉他的
衣襟，我说，“走，随便到哪个店铺里看看。”他“嘿嘿
嘿”笑了，居然伸手拍拍我的脸。一时间，我有些眩
晕。
完全是随意的，我们走进一家叫“玉石缘”的店

铺。
铺面不大，也就二十个平米左右。迎门和靠右

手是成折形的两排深紫色博古架，架前是同样成折

形的玻璃柜台。迎门的博古架靠左墙一侧，留有一
门，门上挂一方水晶色珠帘，透着珠帘的孔隙，隐约

见架后置一床。想必是晚上守铺人的歇息所在。
架上置满各类陶器、瓷器、铜器，还有一些奇

石，颜色形状各异，一律透着古色古香，雅意纵横。
玻璃柜台里，铺着紫红色的绒布，布面上或置小盘，

或直接放着各式器物。盘中是各类小型玉器古玩，
玉的有佛、观音、如意、貔貅，还有一些生肖物、吉祥
物等，也有一些切割后的块状原玉和大小不一的仔

玉。原玉质地倒是都很养眼，但显然是被拙劣的玉
雕匠人切割坏了的残次品。倒是那些仔玉，色润质
美，玲珑可人。所有这些，或大或小，不一而足。铜器
的有铜镜、铜灯、铜壶，居然还有几杆铜制烟锅烟
枪。所有物什，看那成色，都很考究，但实在辨不清
出自哪儿、何年何月？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想，这样的店铺里，应该有

个古色古香的美女才对的。这念头才一起，亮光跃
动，对面珠帘闪动处，真就飘出一个女孩。
真是一个女孩。一袭荷色衣裙，裹着她十分袅

娜的身躯，凸凹有致，婷婷玉立。俏脸粉嫩，竟无些
许瑕疵；一缕青丝，用同样是荷色的丝带扎成马尾

状，活力四溢。那张几欲渗出水的脸上，星眸皓齿
间，端端地雕着陡立但绝不乏巧秀、透着嫩透着灵
气也透着神性般光泽的鼻子。光洁的额头，被几缕
飘散的头发欲掩未掩地呵护着。朱唇似丹，未启而
先含情；粉颈如玉，欲静而溢柔光。完全是精雕细刻
的精品么！显然，这是个十足的美女———虽然并不
是古色古香的美女。
此情此景，我，还有我的好友左天诚，只能是一

副傻相。我认为绝对是傻相。你看他，直着眼，神游
天外，半张着嘴，似乎有水流将泄，手脚如缚，真不

知道还能否动弹。我想，他的身体怕也是僵硬着的。
而我，又能好到哪儿去呢？眼睛发酸，喉咙收紧发

干，手脚都成为身体的多余部分，实在不知道该置

放何处。
很大片刻的发愣后，我本能地掐掐自己的大

腿，唤回了飘荡的魂灵，捅捅他。他如梦方醒，一时
间脸如施朱。
女孩迈出珠帘，端详了我们一会儿，灿然间就

绽开笑颜：“先生看点什么？我们这儿可有上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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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很地道的普通话，声音脆而柔，如风抚柳，漫向

我们的四肢百骸，直至渗透到心肺骨髓。一时间，我
有些发软，不知道眼睛该瞅哪儿。左天诚搓着双手，
眼睛像被丝线牵着要么是被钉子钉着般系在女孩

脸上。
“看看，我们看看。”几乎是同时，我们同声说了
这句话。话说完后，我们都愣住了。俄而，女孩笑了，
清脆悦耳的笑声如流淌的山泉，几欲淌酥了我们的

心脏。笑毕，她又说：“你们这两个人，咯咯，你们两
个人真好!”我听出来了，她是说我们两个人真好玩。
她这一笑一说，我们倒轻松了，好像缚在身上的绳

索突然就不翼而飞了。
“真的，我们真是看看。”我们又是同声同话说。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女孩爆出一连串
脆生生的笑，忍不住弯了腰，直起来后，还忍不住，

伸出右手捂住嘴，左手顺势捋捋额前发丝。终于，我
们也忍不住了，一起笑了，笑得很有分寸也很纯，这

是一种如酩甘醇的笑。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们就看看吧。”女孩走到右边博古架与玻
璃柜台间的空档处，边说边伸出手指指指架子上和

柜台里的物件。那是一只多好的手啊！简直可以用
精美绝伦来形容。露出莲花瓣裙袖口的手腕，白玉
般牵动着一只葱嫩的手，巧秀毕致，晶莹剔透。五指
纤纤如笋，举动间，银光浮动，玉色耀目，俨然天造

神设，人间尤物。我的呼吸开始急促，心跳也愈加
速。整个心神，被那只手拽着，揪着，揉捏着。我恨不
得一把抢来，一口吞咽下去，化成我的心肺肝肠。
我如被电击一般，身体发软，四肢无力，口语呢

喃，几乎不知所云。“多好啊，多么好啊，真的太好了
啊！”我声音发颤，目光迷乱。
“是好，真是好，确实好啊！”左天诚也喃喃着
说。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可我们
的语气是一样的。
“我说了么，我们这儿有上品的。看看，有中意
的，我可以最低价给你们。”女孩甜甜地说。她的话
应该是没错的，可也许是因为她理解错了我的意

思，也许是因为说到了价格，沾上了钱的缘故吧，一

丝难以言表的不舒服的感觉刹那间从心底生出，心

里憋憋的。唉，这世间，任何事物，大凡与钱沾染上，
多半就都变味了。转而又想，不是可笑么，人家本就
是做生意的，即便是何样的人间珍宝，摆在这儿，不

也是商品么。在商言钱，天经地义的哩，我这不是傻
么。心里想着，可就是无法释怀。

倒是左天诚，他认真地看着柜台里的一对玉如

意，问：“这是真的还是赝品？什么玉？”女孩弯腰瞅
了一眼：“真的，绝对的和田玉。”下意识地，我问：
“多少钱？”女孩几乎未加思索回口：“一千六，真要
还能稍低些。”左天诚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
知道，他嫌我俗了。忙禁口。
他站起身对女孩说：“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你叫

什么名字么？”我感到很突然，惊疑地看着他。女孩
显然也吃惊了，愣了片刻说：“这对玉如意和我的名
字有关系么？嘿嘿，你可真逗。”左天诚说：“不是有
关系没关系的事，我就是想问问么。”女孩怔怔地瞅
了左天诚大约一分钟，又狐疑地看看我，像是要从

我这儿得到些明示样的，见我也是一脸茫然，又笑

了笑，这才说：“我叫玉儿。”言毕，又笑笑说，“你们
两个真怪，真逗，真好啊！”我不知道她说的真好是
啥意思，转头看左天诚。他盯着女孩也就是那个“玉
儿”，好大一会儿，呢喃着说：“玉儿。好。玉儿，玉立
玉店玉色天成。绝一个‘好’字么。”一副神道道的模
样。
我笑了，接口说：“你这是夸玉儿呢还是抒情

呢？别掉进去呀，哥们。”他依然如痴如醉地沉浸在
神游之中。女孩听了我的话，显然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她还是笑着说：“要是夸我，可就谢谢两位大哥
啦。”看来女人都是经不得夸的，进门时还叫我们先
生呢，才夸了一句，就叫上哥了。我说：“我还没夸你
哩，你倒谢我。我也想夸你的，可见你这么美，都不
知道怎么夸你了。能问你是甘州人么？”女孩说：“你
才更会夸么。我就是本地人。你们两个啊，嘿嘿，真
好。”左天诚似神游才归，看着我，又看看女孩，再看
我时，眼里的内容就丰富起来，让人无法弄懂。见他
这模样，我无心理他，只是对女孩说：“甘州不虚传
啊，有玉儿这样的美女，太增色了么。”女孩嗔怪地
对我说：“这位大哥，这样说人家，人家都不好意思
了。你们是取笑我来了吗？”说话间，脸上故意倒露
出些不快来。我忙说：“不是，不是。莫怪的，不该怪
的。”语气有些生硬，倒像是陷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境地，就又说，“还是我这哥们说得好啊，玉立玉店
玉色天成。多好的一副上联么。”
“你们怎么这样呢！嘿嘿，嘿嘿嘿。想要啥就说
么，价钱真的很好说的，我给你们打最低的折，保证

是正品。”女孩显然是想换个话题。我偏就问：“这店
是你开的吗？”女孩说：“哥你说笑话哩，我咋能开起
这样的店，我是给人打工的。唉，要是我真能开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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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个店，倒好了，我也就……”说着，她深深地
叹了一口气，神色黯然下来，粉脸上透出淡淡的忧

色。见这模样，我说：“那你们老板可就太有眼光了，
挑选你这样美丽的女孩陪伴这些美玉，生意不火都

说不过去。”女孩还在忧色覆罩中，说：“咋说呢，哥，
再好也是人家的。”听她话语，似有万千愁怨。一时，
我无言以对。
这期间，左天诚一直在神游中。我同女孩说到

这儿，他突然说：“玉儿，要是有人给你这样一个店，
你要么？”女孩一愣，望着他，猜测他的话外之音。我
也有些奇怪，小子莫不是对女孩有了意思，想蚀了

人家，家伙，黄鼠狼给鸡拜年啵。我心里想。好大一
会儿，女孩说：“这位哥，你逗我玩呐。你给我个这样
的店么？咯咯，咯咯咯。”“你就说，给你个这样的店
你要么？”左天诚居然斩钉截铁地问了一句。见他一
脸认真，我和女孩都不知所措。女孩望望我，我又望
望左天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女孩看我们的样
子，笑了：“要啊，当然要啊。只是不知道哥哥有啥要
求？”左天诚说：“没啥要求，只要你要就行了。”女孩
又笑了，说：“没啥要求，哥哥莫不是说笑话啵，给我
过年呐，谁信呐？”左天诚有些动情地说：“真的没啥
要求。我就是觉得像你这样的女孩，有玉儿这样美
的名字，该有这样一个店的。”女孩睁大眼睛，几乎
未加考虑就说：“就如今这世道，哪有天上掉馅饼的
事儿呀？无功还不受禄呢。凭啥人就给我一个店？这
事说破天谁信么？”愣了片刻，女孩又说，“哥哥你不
是爽快人，要么就是有心无胆的人。放开了说，你要
说给我个店让我做你的情人或是二奶，倒能让人相

信的。嘿嘿嘿，咯咯咯，真逗我玩呢！你们两个呀。”
女孩话刚说完，左天诚的脸唰一下就红了，他连声

说：“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不像话，不像
话，太不像话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哥们，你总
好着吧？”倏地，左天诚一把拉着我，横势势说：“走，
走，走！”拽着我就出了门。我有些迷糊，不知道他什
么意思，回身看女孩，女孩也发愣。我们走出门时，
她好像才清醒似的说：“大哥，有空常来啊！不买看
看也行的。记住啊，我们这儿有上品。”我们已经走
到了街面上。
我甩开左天诚说：“你有病啊！什么意思么，神

神道道的。哪根筋又不对了，你？”他说：“走吧，走
吧，心里憋屈。”我说：“你看你怪不怪，你憋屈个鸟
哩。到底咋了么？”他摆摆手说：“没啥，真没啥，就是
突然心里憋屈。”我再一次如陷云雾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太了解他了，很多时候，

书生意气，而且时不时就进入死胡同，钻到牛角尖

里。要不然，在政府大院工作这么多年，以他的知识
和能力，到今天，说啥也不至于才混个科级干部，还

干着那样一份许多人都看不在眼里的事儿。我曾经
给他说过，在大院工作，政治上的进步才是第一位

的。不像我们这些人，看上去风风光光，整天价扛着
个炮筒子四处惹眼，干老了，到头来，还是个记者，

大不了混成个“鸡头”。那时他说，混成个处长又能
怎么样呢？做不成几件事情，再把自己扭曲得变了

人性，多大的官都是虚的，毫无价值。他的话我倒有
同感，但因为所处环境不一样，我是无可奈何地接

受命运，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珍惜自己所处的

环境。我甚至用李斯当年那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
矣，在所自处耳”来劝慰他，却依然无果。虽不理解，
但我很了解他，他就这么个人，人们常说“性格决定
命运”，在他这儿，太正确了。像今天这样突然的举
动，在他的生活中，绝不是偶然的，许多时候，对待

他的领导，他也是这样的意气用事。
我们两个无声地走了一大截子，就到了大佛寺

门口。一对暗灰的石狮子呲牙咧嘴分列山门两侧，
那样子，像是要吃日头哩。石狮子后面，却是两棵柏
树，每棵从根部就有几株主干，大约是栽树时就在

一个坑里插了几株苗子的，如今长大了，样子却像

一棵树。我们靠前看到这棵树身上，有好几处人抹
了鼻涕的痕迹。狮子口中含着一个活动的石球，奇
怪的是，石球下面，压着张黄纸，掏出来看，竟是一

张符。
他还在刚才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里，低着

头，气鼓鼓的样子。我不想坏了今天的心情，就捅捅
他的腋窝，说：“行了，行了，别犯病，我什么时候才
能养大你呢么！”他突然就笑了，摇摇头，自嘲地说：
“我今天这是咋了么。怪球事。”我说：“咋了，才子
么，因欲摭珍逢佳人，却因美色惑真情。你这是见色
生情，因情失神，神魂颠倒，倒行逆施之果嘛。”我信
口胡言，倒把他说愣了。少顷，他笑着指指我的鼻子
说：“你呀，绝一个‘俗’字。走，到大佛寺里看看。”
历经近千年的大佛寺，因为今年刚刚完成的修

葺，完全没有古意或苍然之貌。新刷的大门油漆似
乎都未凝固，山门上的那副今人撰写的对联“睡佛
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难明”
赫然入目，倒是很有些韵味，也贴切。读着这副联
语，我突然有些感悟，说：“哥们啊，你看这联说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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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难明，意味深长啊。你不觉
得很适合此刻你的心情么？”他看了看我，无声地点
点头，似是默认。
掏八十二元钱，买两张票。我们入大门，大佛殿
前门耸立眼前。前门两侧立柱上一副对联：“不生不
灭，法雨慈云天外现；无尘无垢，十洲三岛梦中游。”
知是说佛的意思，可心里懵懂着，不明所以。我问
他：“你知道这意思么？”他思考了一会儿说：“好像
有些意思，可又说不上来。大概是说佛吧。”我只能
点点头。入前门，踏进佛寺大院，空旷的院子被斜入
的阳光照射得干燥空灵，一座巨大的香炉孤独地立

在院子中间，有香烟袅袅浮荡着，巍峨的佛殿矗立

在高高的台阶上，似旧又新，有飞鸟“吱”一声鸣叫，
越过佛殿高脊，不见了踪迹。这就是九百多年的大
佛卧身之处么？近千年来就一直这么卧着么？

我们无语前行，至佛殿前，见廊柱有联，写着：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
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

梦是真空。”我知道这副楹联是说大佛寺历史渊源
的，前一句大致是说大佛寺最早建于西夏，后逢战

乱，惨遭倾颓，后在前明时节，又有佛徒及各方善人

倾力重修；后一句大概是说殿内卧佛似醒又寐，佛

即为空的禅意。我想问他，他却对我说：“你看那几
副，好啊！”就见大佛殿二楼正门上一联云：“天地同
流，眼底群生皆赤子；古今一梦，人间几度续黄粱。”
再往两侧看，又有一联：“半睁慧眼，人间善恶尽收
眼底；一梦千秋，世上悲欢永驻心头。”再看，最边上
还有一联：“慈容看人间，善善恶恶；慧眼辨天下，是

是非非。”
看着这些或今或古贤人高僧留下的联语，一时

间我胸中思绪纠绕，愁肠百结，想说些什么，却生出

“欲辩已忘言”的无奈。不是么，人间有善恶，世间多
悲欢，可佛真能尽收眼底又永驻心头么？谁知道有，

谁又能说没有呢？天地本就同流，群生无不为赤子，

来来往往，生生死死，可又有几人明了古今幽梦是

一枕黄粱呢？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真能明辨看清
么？

思谋间，心中倒涌起块垒。突然就不想进入大
殿了。愣神时，左天诚说：“走吧，回吧，喝球酒走。”
邪货，居然又与我不谋而合。
走出大佛寺，回身看看山门，转身又看看刚才

我们进入的那家古玩店。没想到，那个叫玉儿的女
孩居然站在门前看着我们，一袭荷色衣裙，在风中

飘舞；一张粉脸，在远处更显眼。只是，那双尤物般
的玉手，却被她背在身后。好一个玉人啊！看不清她
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是在笑着。蓦地，我想到适
才左天诚说的“玉立玉店玉色天成”的联语，突然心
有所悟，就对他说：“我给你刚才那一句上联生出一
句下联，想听么？”他纯净的眼睛里一缕柔光悠悠漫
向我。我有些迷醉也充满暖意，定定神，很抑扬顿挫
地说：“人陷人海人伦无常。”他听了，深思片刻，才
幽幽地说：“好！也不好！”
我遂无言。秋风起处，身后大佛寺在渐渐西沉

的阳光里透着神秘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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